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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假新闻引发的社会焦虑

“首套国学教材9月进课堂，《道德
经》将全本讲解！”

最近，这样一条新闻成为热门话题，
引发围观群众的热烈讨论。有质疑的：

“老是学些过时的东西，以后工作能用
到？”有反感的：“最讨厌这些东西，难怪
中国人没有创造力。”有担心的：“现在的
语文老师能讲得了吗？”也有称赞的：“华
夏经典相承习，人神道德流传芳。”

不过，根据媒体随后的调查证实，这
其实是一条假新闻。制定该“教材”的“中
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并不是教育部下
属机构，没有制定教材的权力，这套所谓

“教材”只能算是课外读物。
但不管怎样，对国学话题，公众始终

保有高度敏感性，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恨
不得撸袖子去干架。

当缺乏国学教育时，人们为传统文化
的远去而焦虑，大谈文化的缺失、价值观
的混乱，指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回归来解决
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为此，人们还寻找
到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台湾。在媒体报
道中，台湾因为一直坚持国学教育，那里
的民众谦和文雅，社会价值观趋向统一。

于是，台湾的国学教育被奉为榜样。
2008年，台湾国学教材《中国文化基本教
材》首度引进大陆，改编为《国学基本教
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13年，《中国
文化基本教材》再度引入，由中华书局出
版，并正式走进高中课堂。北京四中等30

多所学校将其设为选修课教材。
但是，这本教材的遭遇并不乐观，大

多数学生不买账，有的选修课选课人数
仅为个位数。反对者认为，这样的课堂挤
占了学生的高考冲刺时间，语文老师也
不具备教国学的能力。

直到现在，一提到要将国学教材引
入课堂，未及核实新闻真假，各方肯定还
会争论起来。人们还是焦虑，甚至于恐
慌，担心国学教材带来封建糟粕的复辟，
带来民主科学的消退。

这是一种叶公好龙的心态，国学就
是那条龙，仅仅看上去很美。

学的是文化，教的是价值观

要探究这种欲迎还拒的心理，首先我
们得搞懂，国学教育的实质是什么。

其实，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语文教育
比重是逐渐加重的，其中，古诗文也一直占
据重要地位。不过，在《国学基本教材》主编
叶匡政看来，大陆的语文教学体系以学习
知识为主，更像一种工具，而这正是问题所
在。“大陆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分散到历
史、文学、哲学三个学科中，是隔开的体
系。”叶匡政说，“现在最缺人文和哲学方面
的教育，导致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大家在一
些常识问题上甚至都不能统一。”

在他看来，引入国学教材，就是要弥
补这个缺陷，也就是说，要通过国学来传
递一种价值观。

从教育入手，是因为这符合中国传统。
“西方社会价值观通过宗教完成，比如在家
庭、社区和教堂，而中国是通过教育完成人
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培养，比如通过四书
五经等传统文化经典等。”叶匡政说。

以传递价值观为主要目的的国学教
育，在台湾很典型。台湾高中生同时学习

本报记者 张榕博

那位将《铁皮鼓》带给无数中国文青的君特·格拉
斯走了。没有君特，世界文学界无疑遭受巨大损失，但
请不要为此而悲伤。因为君特已向世界清楚阐释了一
个时代里日耳曼民族的内心世界，这就足够了。

《铁皮鼓》是一部回溯德国人对待战争的作品，
但君特·格拉斯没有美化战争，也没有将全部罪行
推向“元首”。君特说：“人们曾经装作似乎是某个幽
灵误导了可怜的德国民众。而我从年轻时的观察得
知，并非如此。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部最早提出德国民族对纳粹罪责问题的作
品，一经问世便引发欧美强烈反响。它被誉为当代
德语文学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君特因此获得了诺
贝尔文学奖。

君特一生反对战争，因为他看到了人性当中的原
罪。1961年与1963年，他先后完成了《猫与鼠》、《狗的岁
月》，因为故事都发生在君特的故乡波兰但泽地区，因
此这两本小说与《铁皮鼓》合称“但泽三部曲”。

君特认为，撰写这样的作品，“并不是我选择的，而

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就像一件随身携带
的行李，从我开始写作，它就伴随着我，迄今仍未了结。
对我来说，就是尽力用文学作为工具，去进行教育。”

君特同样反对政治与文学走得太近，但战争后遗
症一次又一次把他拉回到政治与文学中去，并促使他
将文学推向政治。有评论认为，今天德国对二战罪行
的深刻反省，很大程度上与君特这样的文学家有关。
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阐释战争中人们灵魂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始终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晚年时，君特·格拉斯在作品《剥洋葱》中披露
了自己曾经作为一名党卫军的过去，这位“道德老
人”因此被许多人批评是一个“伪君子”。但君特不
这样认为，他甚至喜欢这种从“零点”重新开始的机
会。因为在二战结束近半个世纪以后，对于战争的
讨论已经走向理解与反思。此时，他的这篇自述式
小说悄然为日耳曼民族曾经的过错做了一番解释。

今天，我们很难启齿说，我们是看着君特的小
说成长的，因为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但作为一名
作家，君特·格拉斯对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性贡献，值
得每一个人去理解和尊敬。

君特·格拉斯：

把德国的伤疤揭给人看

《道德经》进课堂引发争议

国学就是叶公的“龙”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高中国文》。前者主要是价
值观的教育，以“立德树人”为宗旨，比如《大学》教
人由内在的德性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中庸》作
为儒家人生哲学、个人修为的宝典。

在2013年引入大陆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中，
同样将道德培养放在首位。其中的今人今事部分，
就引用了感动中国的人物事例。

对于这次《道德经》要进入课堂，赞同者也认
为，这有利于修身养性。有家长表示学习《道德经》，
可以让孩子懂得感恩。

“现在内在矛盾显露，自身难以解决问题，需要
从传统中寻找答案。台湾现代化发展比我们早，遇
到的问题也比我们早，所以他们比我们更早觉得，
要回到传统寻找启蒙的价值。”山东大学哲学与社
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说。

功利主义者的抵制

以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国学教材，旨在传递价值
观、树立道德标准、学习为人处世方式等。然而，在功利
主义者眼中，一方面，在高考为重的应试教育体制中，
价值观的东西是无用的——— 如果不进入高考，会浪费
时间；如果进入高考，又有变成八股文的嫌疑。另一方
面，学这些东西，不如学点法律、医学知识更有用。

当然，对于国学，民众是有多方面需求的。民间
的读经班、国学班火热就说明这一点。叶匡政说，民
众对信仰缺失存在恐慌，他们在尝试从中国传统文
化的价值体系中建立信仰。

但是，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有严重的割裂，很
多人对传统文化很陌生，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
开始，到“文革”时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到改革
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主，对于传统价值观，我们普
遍缺乏亲近感和认同感。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将传统文化放到文化
认同之外，三十年不允许触碰，用别的观念去讲解
传统文化，整成了‘四不像’。三十多年以后再补课，
自然是晚了。”叶匡政说。

何中华认为，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抵触几乎成了
一种本能的排斥。“我们现在是用西方近代思想观
点来启蒙的。看待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所以直到
现代，对它们都是一种本能的排斥。这是一种现代
化的自负。”

叶匡政表示，国学教材进课堂的反对者以知识
分子居多。“大家希望社会更为开放更为民主，担心
推广传统文化会恢复封建糟粕，造成思想上的禁
锢。”

国学应该是“泡出来”的

“在推行国学的政策中，国家应该循序渐进、自
上而下地推行，比如先走进高中课堂，先作为课外
读物。”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李振聚建议。

叶匡政认为，我们应该选取国学里的精华部
分，同时与时代结合。“哪个时代编写哪样的教材，
应该特别注重对现代社会的容纳性，保留传统思
想，同时对现代社会的事情进行解释，不能变成考
题型的。”

还有专家提醒，现在社会上的国学很热，但不
排除虚热的成分。比如某些读经班强调死记硬背，
国学甚至跟风水、八卦搭上关系，无疑会让一些理
性人士感到难以信任。

还有人担心国学教育会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
品。而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养成，不是上几
堂课就可以的。何中华认为传统文化是“泡出来”
的，要有一个氛围，潜移默化地培养一种特别的认
同。“一个人人格最可塑的年龄段是0至6岁，超过这
个年龄段灌输，就会对传统文化本能地排异，因为
有机体越成熟越容易排异。”他说。

台湾学者阎鸿中也曾说过：“台湾家庭教育重
视社会传统，家长会让孩子背很多经典。台湾民间
也有大量学者在讲传统、讲经，很多大学老师自发
到民间去讲这些东西，这些都不是政府推动的。”

“我认可传统文化，因为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
与西方精华部分是统一的。”叶匡政说。

近日，有报道称《道德经》、《论语》、《孟子》及《大学》、《中庸》将正式进入高中课堂。尽管这是一则假新闻，，却
依旧引发社会热议，褒贬不一。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当我们缺乏国学教育的时候，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台湾。而国学教育真的来了，大家
又争呼“这样不行！”这种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迷茫。

本报记者 魏新丽 陈玮

德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铁皮
鼓》作者君特·格拉斯 （资料片）

台湾国学教材曾引入北京四中等中学作为选修课供学生学习，但效果并不理想。（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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